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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别！著名数学家杨乐院士逝世：半个世纪的“进与退”

10 月 22 日，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

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首任院长杨乐同志，

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3 年 10 月 22 日 14 时 34 分在北京逝世，享年 83 岁。

杨乐同志 1939 年 11 月 10 日出生于江苏南通，197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 年本

科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六年制），同年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就读研

究生，师从熊庆来教授，1966 年毕业后留所工作。1980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

员。1987 年出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1992 年出任中国数学会理事长，1996 

年创建中国科学院晨兴数学中心，1998 年出任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首

任院长。曾任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协常委。

杨乐同志研究复分析，在亚纯函数与其导数的总亏量方面获得了精确结果，揭示了亏

函数的可数性；他与张广厚合作发现了整函数与亚纯函数的亏值数目与奇异方向数目

之间的紧密联系，给出了最佳估计；获得了亚纯函数在涉及重值时普遍与精确的亏量

关系。他在值分布理论的出色成果是中国数学在那个时代享誉世界的一项代表性工作。

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华罗庚数学奖、陈嘉庚数理科学奖、

何梁何利奖等多项重大奖项。

杨乐同志是中国数学界的一个领袖，对中国数学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他是一个时代的楷模，指引和鼓舞着几代青年投身科学。

杨乐同志永垂不朽！

2022 年下半年，《中国科学报》风范栏目采访杨乐院士，这位 80 多岁的老人曾说“我

们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未来靠年轻人去书写”。

如今，斯人已逝，杨乐他们书写的这一页也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以下是《中国科学报》风范栏目关于杨乐院士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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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像”数学家杨乐：半个世纪的进与退

在中国，杨乐曾是一代人的偶像。

1977 年，他的名字写在《人民日报》头版大标题中，被树立为知识分子典型，一夜之间

名动全国。“成为杨乐那样的数学家”，是“60 后”“70 后”日记本里都写下过的梦想。

3 年后，杨乐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是当时最年轻的院士。

科学界的最高荣誉叠加家喻户晓的知名度，杨乐 41 岁就站上了人生的巅峰。

荣誉和光环往往成就一个人的率性与飞扬，但在杨乐身上却很少看得到，他讷言内敛，

低调温和。

现如今，在网络上搜索“杨乐”，条目并不太多。5 年前出版的《数海沧桑——杨乐

访谈录》是唯一一本关于他的传记书。

杨乐（1939.11−20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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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具意味的是，在书中，表彰、升职这些常人孜孜以求的人生喜事，表述出来用的

都是“被动语态”——“被宣传”“被动员担任副所长”。这多少可以看出杨乐的

人生态度。只是，当你走近杨乐，了解他在中国数学那段跌宕起伏岁月中的选择、

坚持和进击，你又会发现他的另一面，杨乐从来都是一个“主动”的人。

——知进退，内心笃定，清醒而自由。

 成 名 

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李文林和杨乐几乎没怎么见面。

李文林仍清晰地记得疫情前，他们两个近 80 岁的老人走在中关村的街道上。在车水

马龙的喧嚣中，杨乐转过脸对他说：“我们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声音不大，却直击心扉。李文林一时间百感交集。

作为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数学所）共事多年的同事，杨乐说的“这

一页”，李文林曾亲身领略过其耀眼光芒带给他的骄傲——

那个年代出差要介绍信，李文林拿着有数学所落款的介绍信去住旅店，都会得到服

务员追星般激动的询问：“是陈景润、杨乐、张广厚的那个数学所吗？”

那是 1978 年，中国迎来科学的春天。那年 1 月，刊登在《人民文学》上的长篇报告

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被视作“春江水暖”的信号。

实际上，较之陈景润，杨乐、张广厚是更早被“官媒”宣传的知识分子楷模。

1977 年 2 月 26 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重要报道《杨乐、张广厚研究函数理论获

得重要成果》。这是一篇新华社通稿，当天，杨乐、张广厚的名字出现在全国各大

报纸头版的大标题中。

“特自豪，觉得杨乐他们为中国科学院争了光，更有一种‘臭老九’翻身的喜悦。”1965 

年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分配到数学所，一个礼拜后就被派到农村参加“四清”的李

文林，几十年后忆起知识分子待遇的“冰火两重天”仍按捺不住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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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循着他们的足迹走上数学之路。北京邮电大学原校长乔建永是 1978 年参加高

考的，他的志愿清一色填的是数学。中国科学院院士袁亚湘也是在这一年进入大学，

选择的专业也是数学。

杨乐没有想到宣传会如此铺天盖地，此前只是当作任务配合接受过采访，起因是他

和张广厚在美国数学访问团前的一次精彩亮相。

1976 年 5 月，中国邀请美国纯粹和应用数学代表团来访。这是一次具有历史节点意

义的访问，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在科技领域首开交流之门。

美国派出 9 位出色的数学家，地位颇高的桑德斯·麦克兰恩担任团长。中国精心组织

了 60 多场报告，杨乐的报告是其中之一。

杨乐演讲结束，代表团起立鼓掌，盛赞杨乐、张广厚的工作“both deep and new”（既

深刻又新颖），“评价坐标系”是 50 多年来世界上在复分析、函数值分布理论领域

产出的大量成果。

不仅是口头赞誉，代表团访问结束后撰写的 100 多页总结报告中，又将其成果与陈

景润对哥德巴赫猜想的论证并列为国际一流。报告里最核心的 5 页评价刊登在《美

国数学会通讯》（The Notices of AMS）上。

国内同行惊艳不已，又惊讶万分：“文革”十年，他们是怎么做出这样的成果的？

成果是“偷偷摸摸”做出来的。

1966 年，杨乐、张广厚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即将进入答辩阶段时，“文革”开始了，

研究工作全面停顿。

陈景润比较特殊，因为身体不好，他总能从医院开出全病休的假条，占据一个四五

平方米的废弃锅炉间，关起门来读点书、做些研究。

其他人就没那么幸运了。直到 1972 年，周总理过问中国科学院的具体工作，这才带

来一丝曙光。然而，数学所在形式上恢复了研究工作，大多数人还是心有余悸，不敢“明

目张胆”地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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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所一个办公室十五六平方米，坐着五六个同事。为了“掩人耳目”，张广厚在

办公室里总显出无所事事的样子，东瞧瞧西看看。

但他俩没有随波逐流。那时杨乐的双胞胎女儿还小，上全托幼儿园，爱人远在北京

工业大学上班不能每天回家，杨乐便把所有业余时间都奉献给了数学。生活上就是

对付，下班顺手买点菠菜、莴笋之类，洗干净也不炒，用酱油、麻油一拌，煮上米

饭就是一顿。1976 年唐山大地震，中关村整个楼里的人都跑出去住地震棚，只有杨

乐待在楼里沉浸在研究中。

因为敢为，所以成就。命运就是如此偶然又必然。

“在那样的环境下，你们为什么还坚持做科研？”多年后，面对《中国科学报》记

者的提问，杨乐反问：“为什么不做科研？”

“这就像彭桓武先生对‘为什么回国’的回答——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

理由。”杨乐说，“我从 1956 年开始接受高等教育十年，国家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

提供好的环境，耗费财力和物力培育了我。那时候研究生多‘金贵’啊，我入数学

所做研究生的 1962 年，全所一共招了 6 名研究生：熊庆来先生有两名，华罗庚先生

有 4 名。那年，北大数学力学系研究生多一些，也不过 10 名左右。到研究生毕业，

我们已经接触到科研前沿了，为什么不继续做？”

1977 年，杨乐（右）和张广厚一起讨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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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型  

说起来，杨乐、张广厚能摘取佳果，除了付出超出常人的努力外，还得益于导师熊

庆来的“老马识途”。

熊庆来，中国数学界元老级人物，数学家陈省身、华罗庚、许宝騄，物理学家严济慈、

赵忠尧、彭桓武、林家翘、钱三强等都是他的学生。

担任二人导师时，熊庆来已年逾古稀，自谦“不能给具体帮助，但老马识途”。当

时国内学术界与国际上几乎没有交流，杨张二人研究领域函数值分布论的最新进展

无从得知，但在熊老的指引下，他们通过对法国经典理论的深入钻研，掌握了其中

精髓，迅速接近研究工作的前沿，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杨乐、张广厚、陈景润一举成名后，1978 年，数学所恢复招收研究生，招收人数 27 人，

报名人数却高达 1500 多人，大多是冲着他们三人而来。令人惊讶的是，杨张二人一

个没收，接连几年都是如此。

杨乐的想法很简单。学科发展亦如生命体，有萌芽、壮大、兴盛和衰落的过程。函

数值分布论从 19 世纪 80 年代发展起来，曾是数学的一个主流研究方向，统治数学

界多年，其辉煌时法国数学领域的院士有一半在研究它。但杨乐判断，经过半个多

世纪，这一领域已过顶峰，接近尾声。自己能做出突出成果是“有运气的”——看

准了尚可挖掘的空间，但“强弩之末的方向不宜再引导青年学子投身其中了”。

判断果敢，坚持则更需勇气。杨乐的导师生涯近 40 年，正式招收的研究生只有 7 名，

加上指导的博士后研究生，一共也就 10 名左右。

乔建永是杨乐的博士后研究生，他在研究生期间参加一些全国复分析会议时，就多

次听到杨乐强调“不要抱着一个老方向不撒手”。“老一代科学家就是有这样的品格，

没有把自己研究的领域吹得天花乱坠。他当时就提醒复动力系统很重要，事实也证明，

这个领域后来出了好几个菲尔兹奖。”乔建永说。

杨乐也开始尝试转行。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元曾说，以杨乐的天分与实力，改行经典

解析数论、复动力系统或多复变函数论都不会很困难，再现辉煌也极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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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时代交给这位年轻数学家的，还有更重要的工作。

1978 年 3 月，全国科学大会隆重召开。新闻人物杨乐、张广厚和德高望重的华罗庚、

严济慈、钱三强，在同一个组别出席大会。

大会结束后的 4 月，杨乐、张广厚出国到苏黎世参加学术会议，先去瑞士，再去英国。这又是

一次具有历史节点意义的出访，是1966 年以来国内学者第一次以个人身份去国外参加学术活动。

1980 年，杨乐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这是自 1955 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成

立后，第一次大规模增选——增选了 283 名学部委员。彼时，此前的 250 多位学部

委员已去世了近一半，余下的也大多年事已高。

当时，国家急需有为中青年，中央反复强调干部年轻化。1981 年召开中国科学院学

部委员大会前，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胡克实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特别问道：

“有 50 岁以下的没有？有 40 岁以下的没有？”胡克实说，最年轻的是杨乐，41 岁。

“像杨乐这样德才兼备的年轻数学家被提拔担任一些领导工作是自然的事。所以，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杨乐即将相当一部分精力用于此（社会工作）。”在《数

海沧桑——杨乐访谈录》序言中，王元这样写道。

《数海沧桑——杨乐访谈录》封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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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 手  

1979 年夏天，丘成桐第一次回国访问，杨乐接待了他。

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丘成桐，美国《纽约时报》称其是“数学王国的凯撒大帝”，

暗含他在数学世界里勇往直前。在人际圈中丘成桐的个性亦是如此，毫无迂回。

杨乐与丘成桐的友谊持续了 40 多年。丘成桐赞杨乐是“彬彬君子、忠厚长者”。杨

乐说丘成桐有“一个特点、两个优点”。特点是实事求是，不会逢迎他人，对数学

界的研究工作和学者总是用“菲尔兹奖的标准”来衡量。“优点是数学水平十分突出，

学术品位高；有浓厚的家国情怀，为中国数学发展倾注大量心血。”

杨乐识人有他与众不同的视角，一个“菲尔兹奖的标准”就能让很多“意难平”迎

刃而解。

当然，成就二人君子之交的最底层黏合剂还是家国情怀。

当年被树立为典型、被赋予多个职务，杨乐就知道自己那个远离纷扰、潜心数学的

梦想不太可能实现了。那就成为让更多年轻人潜心数学、做出成果的推手吧。这未

尝不是实现梦想的一种方式。

1996 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晨兴数学中心”，便是二人将情怀付诸行动的见证。

1995 年 5 月，路甬祥（右一）、杨乐（中）、丘成桐在中国数学会成立 60 周年大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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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路甬祥约见丘成桐，希望他帮助中国科学院办

一个类似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中心的数学中心，培养祖国的数学研究型人

才。晨兴数学中心应运而生。

杨乐经历过闭塞年代，丘成桐拥有国际视野，他们深知交流尤其是国际学术交流的

重要性。因此，晨兴数学中心搭起的开放平台迎来了国内的学者、其他院校的学生

以及国外活跃的数学家。

成为数学大国，中国数学还要登上世界舞台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杨丘二人的又一

个共同心愿。

1993 年，丘成桐给杨乐打电话，郑重提出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中国应该在世纪之

交举办一次国际数学家大会（ICM）。ICM 四年一次，被誉为数学界的“奥林匹克”。

彼时身兼数学所所长和中国数学会理事长的杨乐，向中国科学院并通过中国科学院

向国务院提交报告。1994 年在“国际数学联盟成员国代表会议”上，杨乐作正式申

请发言。1998 年经过选举，2002 年的 ICM 花落北京。

2002 年 8 月，ICM 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召开。大会开幕式主席台上坐着时任国

家主席江泽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李岚清，如此高的规格在其他国家并无

先例。会议规模也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届，中国有 26 个城市、2000 多名学者参与。

同期，北京还举办了“国际弦理论会议”，由丘成桐、刘克峰筹划。20 年后的今天，

数理界人士仍津津乐道于那几天的盛况。学术大咖云集北京，美国数学家、《美丽心灵》

的原型纳什来了，被称作国际理论物理学界“双子星座”的英国的霍金和美国的威

腾也来了。

杨乐承担了一份艰巨的工作——接待霍金。除了游览长城外，杨乐全程参与霍金在

北京的活动，从访问日程、学术演讲到食谱、轮椅尺寸，事无巨细都要作出特殊的

安排。其间还发生了惊险的一幕，霍金从杭州飞到北京刚刚到达翠宫饭店时，发生

了呼吸困难。杨乐、丘成桐急得团团转，好在霍金不久后恢复了正常。

直到将霍金和夫人送到北京机场握手告别时，杨乐忐忑不安的心才终于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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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漩 涡  

1999 年 1 月，杨乐又一次登上头版头条，这次是《南方周末》。

20 世纪 90 年代末，《南方周末》以批评报道、社会监督著称。

这篇报道称，“中国科学院在北京的 4 个数学类研究所合并，106 名正研究员面临‘下

岗’。”这在科学界乃至全社会不亚于一场“地震”，人们不明白作为稀缺资源的

科研人员为何会下岗。

在这场“地震”里，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下了岗的又上岗，在岗的要下岗。”其中，

“下了岗的又上岗”说的就是杨乐。1995 年他卸任数学所所长，1998 年底中国科学

院成立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数学院），杨乐出山担任首任院长。

当时中国正处于“做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的年代，“脑体倒挂”现象严重。在北京，

出租车司机一个月可以挣 2000 到 3000 元，但身为院士的杨乐、王元们，工资只有

1800 元。不少科研人员受不住清贫而离开，科研院所更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1998 年，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试点，中国科学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决定把现有的

120 余家研究所进行合并、整合，形成 80 多家研究机构。将 4 个数学类研究所合并

2002 年 8 月，杨乐夫妇（后排）与霍金夫妇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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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数学院，是“试点的试点”。

过去 4 个所每年加起来有经费 1000 万元左右，合并后可以每年追加 2500 万元的创

新经费。这对从事基础科学的研究院所来说是重大利好。

但改革难度也是巨大的。创新基地有严格的人员名额限定，原来 4 个研究所有行政

人员 100 人、科研人员 400 人，创新基地名额只有 200 个。而且为了保证基地的创

新活力，要求平均年龄不能超过 40 岁。谁进谁不进，触及到个人利益，阻力可想而知。

筹备数学院时，中国科学院希望杨乐主持合并工作，出任首任院长。

这一年是 1998 年，杨乐 59 岁了。

李文林说：“谁都知道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杨乐是院士，功成名就，他若不

担任领导职务，完全可以进入基地，清清静静做自己的研究。”

但杨乐还是决定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困难了然于胸，只是掰手指一算，舍我其谁？ 

4 个所里，王元、陆启铿、丁夏畦都是 70 岁的老人了，马志明、郭雷那时资历尚浅。

“另外也觉得有些壮志未酬。我担任了两任所长，受困于经费没能施展拳脚，这是

一个机会。”杨乐说。

经过筹委会讨论决定，进入创新基地的人员待遇大幅度提升，正研在 5000 元左右；

未进入基地的待遇也有所提升，从 1000 元提高到 3000 元，可以照常做科研，并不

存在“下岗”一说。

第一批进入基地的名单公布后，免不了议论纷纷。但有人不顾事实，捅到了媒体，

还散播到国外数学界，甚至对杨乐进行人身攻击……

这些人可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为了吸引优秀的年轻人，改革中给一线最优秀的青

年学术带头人的月薪达万元，而过去数学所工资最高的杨乐、王元等院士是 6000 元。

办公室里媒体打来的电话响个不停，杨乐一个都没有回应。乔建永私下打抱不平：“真

不该接这个‘烫手山芋’。”导师杨乐摆摆手，淡淡地说：“总得有人干。改革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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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受益者，只是有先有后。”

实际上杨乐承受的压力是巨大的，只有跟老朋友、老同事王元在一起的时候，他才

会倒倒苦水，“要不是承担着这样的职责，我宁愿拿从前的工资，在基地之外工作，

省得在流言的漩涡中、在是非之地纠缠”。王元安慰杨乐：“机遇难得，要坚持下去。”

杨乐也无心纠结流言是非，他连数学院大楼装修采购电梯的事都在操心。

刘卓军是数学院首任副院长之一，分管基建。一次说到准备购买的电梯是中日合资的，

在北京通州有工厂，杨乐带着一张照片就去了，照片里是 1985 年日本皇太子、太子

妃接见世界青年峰会的代表，正与杨乐握手。

靠着这块“敲门砖”，杨乐拿到了采购电梯的优惠价。

 退 出  

2002 年底任期结束，杨乐从院长的位置退了下来。

学术上的杨乐同样不“恋战”。70 岁以后，他坚决从具体的研究工作中退出。这一

决定与数学的学科特点相关，也源自年轻时的一些观感。

1985 年，日本皇太子、太子妃接见世界青年峰会的代表。杨乐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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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其他科研领域，数学是年轻人的游戏，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

年轻时杨乐与张广厚看到崇敬的老先生 80 多岁还在发表论文，虽敬佩其精神，但明

显感到论文已缺乏新意，与其青壮年时水平相去甚远。于是二人约定，“过了 60 岁

就不要勉为其难发表论文了”。

杨乐的夫人黄且圆刚满 60 岁就主动在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办理了退休手续。

黄且圆出身于世家，祖父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黄炎培，父亲是一生

忧国忧民的水利学家黄万里。她与杨乐是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的同学。

退休后有了充裕的时间，黄且圆决心求解“何以成为大学者”。她的方式是选取在

专业领域有突出贡献、人文方面有显著修养的大师级人物，给他们写传记。到 2012 

年去世前，黄且圆写了一些人的传记——胡先骕、孟昭英、陈省身、黄万里、彭桓武、

王元、丘成桐。传记结集成书，书名《大学者》。

杨乐深情写下前言、后记，说“《大学者》是对且圆最好的纪念”。

从职务和学术中一步步退出，杨乐自由的时间越来越多。他还经常去办公室，也经

常参与数学讨论班，与自己的导师“老马识途”一样，杨乐用自己的学识和经验，

指挥年轻人冲锋陷阵。

田野如今是中国数论领域继陈景润之后最优秀的学者之一，他回国加入晨兴数学中

心是因为杨乐的电话。也因此，每当研究上有卡顿、思想上有波动时，田野都是抄

起电话就打给杨先生。

“几乎没有例外，他会说你现在就来我办公室吧。”田野说，“无论什么话题，杨

先生最后总会归结到两点上：大胆探索，不要怕失败；潜心做大问题。这也是我回

国后杨先生第一次找我谈话说的两点。杨先生就是有这样的魔力，谈完后那些担忧、

焦躁通通都消失了。”

说到这儿，这位数学家还打了两个可爱的比方，“晨兴数学中心是我的‘数学乐园’，

杨先生是数学乐园里的‘定海神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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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杨先生是一直有这样清醒的能力的——未来靠年轻人去书

写。”李文林感慨。

随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知道杨乐这个名字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疫情前杨乐那句“我

们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一直印刻在李文林的脑海里。

长时间做数学史研究，李文林深知“这一页”的分量。

“我们这一代是新中国自主培养起来的，虽不幸耽误了大好青春，但机会来后，我

们真的是在奋起直追。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到今天，在这半个世纪里，我们从学术的

荒漠之中走到了数学大国，无愧于时代！而此间，杨先生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

李文林说。

来源：《中国科学报》 (2022-11-24 第 4 版 风范 原标题为《杨乐：半个世纪的进与退》，李芸 )


